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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元旦前夕，国家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出了多项部署。
其中包括：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
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2006年6月，荣宝斋“木版水印技
艺”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这
项技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培养
了不少优秀的传承人，实现了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文化使命。
近年来，“非遗”热度不减，不仅在保护
和传承上受到重视，社会面的传播和了
解也越来越广泛，这说明“非遗”不仅具
有跨越时间的永久魅力，还有着强大的
群众基础。“非遗”是人民共享的一笔精
神财富，它所表现出的韧性、耐心和定
力，在历史变迁岁月流逝中，逐渐沉淀
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并深深镌刻
在民族记忆当中。中国人有关“非遗”
的文化记忆就如同传统思想、日常礼仪
一样，大多“日用而不知”，饮一杯茶，赏
一幅画，于生活细微之处，在对美的感
知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旧时风雅：木版水印的“前世今生”

以往的日子里，听人夸一幅画画得
好时便说“这画真像印得一样”。在懂
画的人听来，多半会莞尔一笑，若是叫
作者听到，想必生气是少不了的。但这
并不是说话的人有意贬低，而是在一般
大众看来，能印出来的画，必定已然是
好画了。可见“印”，也并非不好。还有
一种说法，是表扬这“印”出来的画好，
较为逼真，讲得文气些，叫“如睹原物”
或“下真迹一等”。于是，这“画”与“印”
的关系就愈加密切了。

在北京琉璃厂有一家百年老字号
荣宝斋。常逛厂甸的人，一定知道走了
半程，抬眼左顾，就是“荣宝斋”三个金

色大字。它有一项复制书画的绝活叫
“木版水印”。木版水印在历史上的名
称很不统一，有“木印”“套版”“饾版”等
多种叫法，常常与“古籍印刷”难分彼
此。据说“木版水印”这个名字就是荣
宝斋最先启用的，现在早已是国家级的

“非遗”了。“木版水印”的“木版”是说材
质，“水印”则是印制的方法。这项技术
脱胎于古代的雕版印刷，算起来，已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不可谓不长。以雕
版印刷图画，最早可证的实物是唐懿宗
咸通九年（868）的《如来说法图》。到了
宋元时期，画谱开始大量出现，南宋景
定二年（1261）重刊的宋伯仁《梅花喜神
谱》开风气之先，此后便有了刻印书画
作品的出版活动。明清时期是雕版刻
印书画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作品，不仅
题材广泛，且刻印精美、色彩绚丽，雅致

与富丽并存。
明末安徽休宁人胡正言把“木版水

印”用在文人艺术当中，他研发出“拱
花”“饾版”两项重要技艺，并印制了《十
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画谱》。这是“木
版水印”发展历史上的飞跃，大大提升
了笺纸刻印和复制书画的品质与格
调。“拱花”和“饾版”也成为“木版水印”
中两项最具特点的工艺。“拱花”是将宣
纸附在刻好的凹版上，铺上版片一样大
小的毛毡，再对毛毡施加重力，使花纹
图案凸显于纸上，从而具有立体的视觉
效果和触感。“饾版”是对一版数色传统
套印技术的发展，它根据用笔轻重、墨
色深浅，将书画作品分作数版刷印，能
将大写意画酣畅淋漓的笔墨变化和色
彩运用传神地表现出来，效果更加丰富
生动、更具神韵。

胡正言其人可谓文人典范，并不
是他有经世之功，而是他践行了一种
古代文人的理想生活——进可上庙
堂，退可隐山林。他曾官中书舍人，主
要是书写朝廷诰敕、制诏、文书等，大
抵是抄抄写写的工作。这个官位虽不
大，品秩也不高，但青灯为伴，文字为
伍，在风云变幻的明末政坛中，何尝不
是一种幸运？风霜刀剑之下，有什么
是比安全和稳定更宝贵的呢？在他致
仕以后，在金陵起了一处别院，名为

“十竹斋”，因其“尝种筠十余竿楯间，
听之博古对此自娱”，游息于“博古、异
书、名画、奇石”之间。

胡氏之后，清代延续“画谱”题材，
彩印了《芥子园画谱》。这部画谱虽有
局限，却是照相技术传入之前最具影
响力的一部绘画教材，习画者很少有
不以此为门径的。再有就是宫廷刻印
的作品，这一类多有粉饰和教化的意
味，如歌颂太平的《万寿盛典图》《南巡
图》《皇清职贡图》，劝课农桑的《耕织
图》，以及描绘皇家园林风景的《避暑
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圆明园四十景诗
图》等。这些作品规模宏大，造型准
确，刻印精工，展现了皇家制作的严整
与雍容，虽然富丽精工，但乏自然的情
味，叫人看不了几眼便觉得索然无味，

与文人寄兴全然不同。

匠心神韵：“木版水印”的工艺奥秘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有三道工序：
勾描、刻版和水印。每道工序又有若干
小的操作环节，只有这些工序、环节密
切配合，步步到位，才能印制出成功的
作品。但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拿勾描来说，画师要吃透原作的
笔墨技法乃至风格气韵。画家的创作，
兴许能一挥而就，以经久历练的技法和
瞬间迸发的灵感成就一幅好画。而勾
描画师则不仅要技法成熟，还需要理性
分析，将原作巧妙地拆分为多块版片进
行勾摹，行内的话叫作“摘套”。写意花
鸟画看似简单，实际上每一个元素，每
一处赋彩，每一笔墨色的变化都要分作
一版单独雕刻，款识和印章也是如此。
即便是吴作人的两条金鱼，也要分成十
套来印。

刻版更是考验功力，雕刻者以刀代
笔，以版为纸，要表现出原作中多变的
笔触。绘画中的皴擦点染，所绘之物的
形态质感，全凭手中的一把刻刀。不同
于绘画的是，刻版是把版片画面周边的
木料去掉，行话叫“剔空”，凸显出印制
内容再加以水印。这个原理与篆刻当
中的朱文印相同。因而在雕刻时须全
神贯注，所刻的线条流畅劲挺，宛如笔
绘一样。否则断气跑刀，就不仅走样，
更无气韵可言了。这种状态颇像书论
中“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
对至尊”的状态和庄子寓言中“运斤成
风”的境界。

最后一步是水印。如果不谈装裱，
这水印就是“木版水印”复制书画的尾
声。前期“勾”和“刻”的成果通过水印
呈现出原作的艺术效果。为什么是“水
印”呢？这是由于水的运用极其重要，
是印制过程中的“核心技术”。不光是
勾摹雕刻好的版片要注意，承印的纸张
也应当始终保持“水气”。所以在荣宝
斋的水印车间中，加湿设备是无论冬夏
常年运行的。一幅画面的干湿浓淡轻
重得宜，全靠对水分的掌控。它不是简

单的上色压印，而是根据原作不同的视
觉效果而有“刷”“砑”和“掸”等不同的
印制技法。如漓江烟雨、江南水乡这类
意境朦胧、水墨氤氲的画作，对水印的
要求就更高了。

赓续传奇：“木版水印”的传承发展

荣宝斋在光绪二十年（1896）设立
一个刻印笺纸的作坊，当时叫“帖套
作”，所出的笺纸清雅，很受当时文人
墨客的欢迎。1933年，郑振铎与鲁迅
还特意收集了一些较有特色的笺纸图
样 交 由 荣 宝 斋 刻 印 ，集 为《北 平 笺
谱》。20世纪四五十年代，荣宝斋开始
探索以“木版水印”复制书画作品。先
是写意花鸟，后来是山水，最后连工致
密丽的工笔长卷也印得几乎与原作难
分伯仲。不仅徐悲鸿的“奔马”，齐白
石的“虾蟹”，就连《韩熙载夜宴图》《簪
花仕女图》这样繁复的工笔画也能形
神兼备，让人不得不叹服。感慨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唯精唯一的大国“工
匠精神”！

赵朴初有一首词的上阕写道：“炳且
煊兮，艺苑蜚声，试为纪之。溯清初创
业，嘉名斗换；功昭大雅，誉重京畿。巧
夺天工，神传笔妙，欲起风雷破壁飞。经
纶手，剪千襄云锦，都化虹霓。”前半部分
说荣宝斋历史悠久、蜚声艺林，后半部分
则是对“木版水印”技艺的歌咏。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作为一项国
家“非遗”，让那些曾经秘藏于深宫大院
的书画化身千百，“飞入寻常百姓家”。
傅雷在1960的家书中叮嘱傅聪：“木刻
水印在一切复制技术中最接近原作，工
本浩大，望珍视之。”其实，这项古老而
又充满活力的“非遗”技艺之所以宝贵，
岂止是“工本浩大”这一端！以迥然不
同的工具，复制出精妙传神的画作，这
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其中蕴含着不
容低估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这项
技艺既满足了人们对中华美学精神的
探求，又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
发展。对这些国宝级的书画本身而言，

“木版水印”技艺未尝不是很好的保护，
它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让书画文物“活”
了起来。 （文/席 乐 孙红霞）

传承中华美学 复现纸上传奇
——记荣宝斋的“木版水印”

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作品·齐白石《祖国万岁》

严格地说，从楷书入手写书法就是
写字教育，从篆隶书开始学书法才是艺
术学习。我们没有写过篆隶书这一块，
那么就要补课。我是从1980年到1992
年埋头写楷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
看，那些都是做的无用功。为什么呢？
它不是建立在篆隶书笔法的基础上的
一种学术追问，而仅仅是对简单的点画
形态的描绘和点画形态的组合关系的
一种学习。这期间我连前期的学术准
备都谈不上，没有进入学术的深层次。
为什么我要定位到1992年？1992年，我
开始跟陈振濂老师学习，从《书法美学》

《书法教育学》《高等书法教材》中全面
了解了书法整体的学术背景，才知道了
篆隶的重要性，这是我个人学术的一个
分水岭。1992年以后，我从篆隶书开始
进行了完整的系统的学习。所以学术
的还是非学术的，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
人所作的积累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

墓志书法、碑版书法、造像书法、摩
崖书法这四个板块，都是独立的审美范
畴，它们共同构成了北魏书法的整体光
辉，缺少哪一块都不行。碑版通常在五
厘米的格子以内，造像也就是五厘米左
右。摩崖一般在八厘米以内。现在的
字帖是放大本，不是原大的字帖。它是
从精巧到粗犷这样一个过程，书风的递
进非常大。

关于魏碑，实际上就是汉以后到
魏晋南北朝这一个历史时段里面，中
国书法出现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字书
写形制。在这个时期，有一种从现在
的隶书笔法里面脱胎出来的书体，即
现行的楷书，但当时的人却称之为“隶
书 ”。 那 隶 书 又 叫 什 么 呢 ？ 叫“ 八
分”。这个时期的楷书就是从隶书的
书写里面蜕化出来的。这一时段真正
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是什么呢？不是
墓志，而是碑版。墓志是在墓葬里面

使用的，也就是说它刻出来以后就被
埋到地下去了，看到墓志的概率是很
小的。民国初年修铁路，要从洛阳的
北邙山过去，所以就挖北邙山。从北
魏到唐代时期的皇室成员许多都葬在
北邙山，那里风水好、环境好。各朝代
的墓葬一层一层，完全是重叠的，一修
铁路就打开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量
的墓志就是那个时候出土的。

最精美的是墓志和碑版，最粗疏的
是造像，最粗犷、气势和气场最大的是
摩崖，因为摩崖一般都是在山野之间，
旷野之中。《云峰山刻石》就是弄了个
石头，几张桌子这么大的，把它一个面
打磨平了，然后直接在上面刻。《石门
铭》不一样，它是直接刻在山洞的壁
上，最后要修水库，才把那个岩石一块
一块切了下来，拿到博物馆重新组装
的。书写者在书斋里面写，心境跟在旷
野中刻摩崖完全不一样。造像不像碑
版，碑版是可以把它平放的，刻完以后
再把它竖起来。《龙门造像》有一部分
在洞里面，有时候要搭着架子上去。墓
志也是平放着刻，所以它们显得格外精
细。造像是因为不被士大夫所关注，所
以它对书法史的发展影响不大。摩崖
数量少，又在旷野之中，我们现在见到
的最早的摩崖拓片都是清代的。我们
去看其它的碑，它有唐拓、宋拓、明拓，
但是摩崖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大家
关注也是关注汉碑，不会去关注魏碑。
到了清代才真正开始关注魏碑。所以
说整个魏碑因为功用不同、工艺不同、
从事的人不同，最后形成了这样跨度大
的几个体系。 （文/洪厚甜）

魏碑漫谈 清代“扬州八怪”中以郑板桥最
为出名，可谓妇孺皆知。徐悲鸿曾
说：“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
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
画尤奇。”其诗文书画俱佳，最爱画兰
草竹石，凛凛有生气，书法亦有特色，
自谓“六分半书”，隶楷参半，在画史
地位和后世影响都是首屈一指。

郑板桥为官，清正廉明，极尽一
个文化人的道德与良心，“些小吾曹
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写出了他
以民为本的廉吏形象。郑板桥一生
仕途不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
隆进士”既是谑语，也是自嘲。任职
县令十二年未得升一阶，经世治国
的抱负始终无法实现。早年为谋生
而学画，于扬州做了十年职业画家，
中进士后等候补缺生活来源还是靠
卖画，于潍县罢官后回扬州又以卖

画为生，不使人间造孽
钱，文人傲气寄于纸墨。

此图写一丛修竹立
于岩石之侧，有二枝劲挺
直上，郁然有凌云之致，
下有嫩篁、兰蕙摇曳于左
右，自然生趣。画面修竹
安排错落有致，竹竿细劲
有力，颇富弹性；竹叶以
硬毫之笔抹出，有隶书意
态，竹干则如篆书之笔
意，摇曳而生姿。其侧崖
石兀立，有倔劲之势。有
三段题诗题款于石上，钤
有四枚朱印，诗书画印四
绝展现于一幅画面中。此幅作品作
于“乾隆甲申”（1764），郑板桥时年七
十二岁。

（图、文由保利拍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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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厚甜 行书节录黄宾虹虹庐画谈 纸本

洪厚甜，号净堂，1963年生于四川什
邡。现为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专职
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民主
同盟中央美术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书法报》学术
顾问。

洪厚甜 行书节临锺繇宣示表 纸本 2020年

荣宝斋木板水印书画作品·钱松喦《延安颂》


